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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上广，把成都“卷”
起来的互联网人过得巴适吗？

落 差

“我来成都的时候，想要的
可不是这种生活。”两年前，为
了彻底逃离北京的种种不如
意，陈徐言决心在成都“过上最
好的生活”——在市中心买套
130平起步的新房子、找份不用
加班的工作、空了就扎进茶馆、

“摆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指聊
天）”。

两年后，她的大部分愿望
都落空了：满意的房子超出预
算，几个“次优选项”还没摇中
号，她只好一直租房住。“巴适”
的生活更是别想了。记者在成
都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陈徐言
时，她因跟投资人谈判而迟到
了半个多小时。采访匆匆结束
后，她又端着半杯咖啡快步赶
回公司加班。

过去十年间，成都展现出
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自2017
年实施“人才新政”以来，平均
每天约500人落户成都。从2019
年起，在新一线城市中，成都人
口增量仅次于杭州。去年成都
更成为全国最热门迁入地，人
口一年净增20万以上。在落户

来源地中，北京、上海、广东到
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
位、第28位、第6位上升到2020
年第6位、第18位和第4位。

这座城市将自己打造成安
逸、幸福与文艺的代名词，精准
击中了在北上广过着“996”生
活的打工人。在“海内外to成都”
社群，70%-80%成员来自互联
网与金融行业。加班严重、在一
线买不起房、无法定居和对生
活质量不满意是他们移居成都
的主要原因。作为西南地区的
中心，除了落户政策与房价友
好，成都还承接了互联网的中
尾部产业。

很多案例表明，“拿着北上
广的薪资，过着成都的生活”在
现阶段实现的机会很小。

两个成都

自小在成都长大的互联网
创业者Kevin认为，典型的老成
都人靠拆迁和做买卖发财起
家，只求一份稳定、不忙的工
作，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生活。而
这样的生活“只在二环里有”。

迁徙成都的人，基本上在

高新区定居。这里不像成都，更
像是北上广的复刻版。“成都分
为两座城，高新区和其他区。”
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
张正刚脱口便是这句话。

仅看一家公司开在二环，
还是高新区，即可判断员工的
工作时间是传统的“855”还是
互联网行业的“996”。“晚上往
高新区那边走，地铁坐到最后
两站，就像是在北京天通苑一
样，都是刚刚下班的人。”

与遍地茶馆、棋牌室和
KTV的老城区不同，高新区只
有众多钢筋水泥浇筑的大厦。
这里遍布着咖啡店、便利店、快
餐店，许多餐饮店口味变得没
那么油和辣，适应外地打工人
需求。

把成都卷起来

北上广人的迁徙潮带动了
成都的改变。2012年前后，张正
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成都
人不加班，比较散漫。”一些知
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
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

到北京。总部不迁出成都，对方
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抵御风险，许多公司
设立双总部，将研发或产品总
部放在成都，将市场总部放在
北上广。许多人在来成都前，已
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
式已内化于心。迁徙潮发生10
年后，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
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

“太多人涌入成都了”，在
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
言。同样受“安逸”吸引来到成

都后，他赶上的却是同事“往死
里”加班——许多人还保持着
华为的工作习惯。

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
长，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
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
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
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

张正刚认为，产业迁移仍
非根本，核心是社会环境的巨
大变化。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
还将持续。北上广留不住，家乡
小城市回不去，“彰显了成都的
独特价值”。（除张正刚、Kevin
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摘自5月17日财经网 王雨
娟 王莘莘文）

5月前，每周末，北京都有
100辆以上的大巴车驶向怀柔、
门头沟和延庆等山区，车上人
的年龄多在20岁到40岁之间。
他们将要在没有台阶的碎石路
上、狭窄的悬崖峭壁间，完成5
公里以上路程和500米以上的
爬升，然而有些人工作日的步
数不超过3000步。走向大山的
理由各不相同，他们用“极致
虐，极致美”“痛苦并快乐着”描
述这项活动。

孤 独

周末清晨，北京10号线西
段的公主坟站，北段的牡丹园
站、北土城站都是徒步俱乐部
的重要聚集点，一出站就能看
到十几辆50座的大巴车，从一
个路口排到另一个。这些大巴
车每周拉的人都不重样，车上
人的年龄、职业、性格也各不相
同。据领队们观察，有半数人
都是独自前来。

若不是徒步活动，27岁的
程序员卢雨薇很少主动走入人
群。她喜欢一个人参加这种徒
步活动。在熟人多的地方，她
怕尴尬，总要不停地说话。但
在这里，她可以自由地融入人
群，而不用榨干自己的情绪。
早些时候，老户外间流传着“户
外三不问”的规则：不问职业、
不问收入、不问家庭。

现在，有的俱乐部为了破

冰，会让大家在大巴车上做自
我介绍。有性格开朗的，会拿
着蓝牙音箱唱口水歌，说相声、
讲脱口秀；也有一心工作的，详
细介绍业务范围，静等同行或
者客户抛来橄榄枝；也有人有
交友需求，有意无意介绍自己

“单身”，在群里用玩笑口吻给
自己打一波广告。

如果说车上的社交还带着
目的性，从下车的那一刻开始，
这些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会因为
原始本能聚在一起。

一位40岁出头的金融男爱
上了徒步的这份自在。同龄人
都有了家庭和孩子，他的周末
总是一个人，喝酒撸串。现在
能和一群人一起做些什么，“至
少有个地儿能去，也是给了我
一个归属”。

自 由

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
了京郊徒步的火爆。“北京徒步

者”的创始人张大鹅粗略估计，
目前北京至少有一两百个大大
小小的徒步俱乐部。

北京徒步运动的发展有天
然优势。北京一半都是山，海
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有200多
个，距离相近的高峰排列组合，
就能诞生出无数错综复杂的线
路。怀柔、门头沟、延庆这些在
旧时是抵御外敌的战略防线，
在今天却成为城市居民精神的
泄洪地。

39岁的黄玲原本从事出境
旅行行业，疫情改变了一切，她
开 始 直 面 收 入 落 差 和 社 交
重建。

“徒步帮我打开了一扇新
的门。”她以前练过瑜伽，也去
过健身房，但觉得“没有趣味”

“纯粹靠意志力”，目光所及之
处色彩单调、沉闷。之前她也
经常带着孩子们旅行，一下飞
机就住进酒店和民宿，“不过就
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徒步过
程中，风景是流动的，一举一动
也纯粹遵从身体，没有时间的
概念，也没有必须遵从的计
划表。

黄玲现在的目标是追求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她会主动组
织客户和同事一起户外徒步，
大山成了她社交的舞台。

出 路

北京一家针对中年群体的
徒步俱乐部创始人介绍，他们
主要的客户包括律师、金融从
业者、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城
市里大家面对的压力特别大，
走到户外，是精神上的一种愉
悦，也是更深层次精神压力的
释放。”

在徒步者的队伍中，有一
群全职宝妈，会避开周末，在周
中的某一天挤出时间参加活
动。她们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在
孩子、丈夫和老人跟前随叫随
到，但在山里的几个小时，她们

“不需要惦记任何一个人”。
在开始徒步之前，赵丹所

有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儿身上。
她婚后就没再工作，“被需要”
是她生活最大的动力。前年女
儿入学一所国外大学，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原因在家上网课，
她整宿熬夜陪着女儿上网课，
作息颠倒。去年女儿出国继续
学业，赵丹才发现身体和精神
都出走了太久，“找不到自
己”。

为了摆脱这种状态，现在
她每周都至少爬一次山，每次
爬山就像是奔赴一场盛大的约
会。收拾第二天的背包是一种

享受，羽绒服、防晒服、头灯、护
膝、手套、登山杖、干袜子、备用
粮悉数清点。

回 归

在社交媒体上，徒步更多
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贩卖给

“卷”在工作里的都市白领。
据张大鹅介绍，“汪汪队”

是他们今年开辟的一个新玩
法，10组就能发一辆大巴，每排
坐一位主人和一条狗。“他们来
不是为了自己玩，是为了让狗
子玩一玩，让狗有一个社交，狗
就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但当周末结束，无论为何
出发，他们总要回归波澜不惊
的生活。

去年刚参加徒步时，卢雨
薇刚从一家创业公司跳槽到大
厂。创业公司曾经连续3个月搞
封闭开发，一天没休息过，每天
加班到凌晨。跳到大厂后，她傍
晚下班看到对面大楼还亮着
灯，心中说不出的焦虑。空闲时
间一下子多了，“只是躺着就会
觉得心里空虚”。为了找到新的
兴奋点，她先是逛遍了北京的
公园，之后开始在网上搜索北
京周末户外活动，看到不少关
于徒步的帖子。第一次参加徒
步，爬升高度1000米，她爬完屁
股痛了好几天，但享受到了“自
虐的充实”。（除黄玲外，其他受
访者均为化名） （摘自5月18
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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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成都的互联网人

成都老城区风貌


